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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母怨

沈石溪

残阳如血，尸体遍野。

戛尔邦象群和戛尔芒象群的领土争夺战从清晨一直

延续到黄昏。两个象群几乎所有长象牙的成年公象都在

混战中死于非命。戛尔邦象群只剩下象王影叠，戛尔芒象

群只有老公象叭赫还活着。

象王影叠的一根象牙已经折断，它撅着独牙，瞪着布

满血丝的眼，朝叭赫刺去。

老公象叭赫多处负伤，浑身血污，一只眼球吊在眼眶

外，毫不示弱地平举着一对象牙，迎战影叠。

双方都被同伴的血深深激怒，复仇的毒焰咬噬着它们

的心灵。它们的脑子狂热而空白，只有一个念头：复仇、复

仇、复仇，将对方刺倒，为自己的同伴复仇，赢得这场领土

争夺战的最后胜利！

生命不止，战斗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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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叠不愧是骁勇善战的象王，一个回合后，那根独牙

准确地刺进叭赫的脖颈，一股污血顺着叭赫强壮的前腿汩

汩往下流淌。

老公象叭赫摇晃了两下，似乎要倒了。影叠拧动脖

子，残忍地搅动长牙；搅它个翻江倒海，搅它个血流成河。

倒也，倒也，胜利属于戛尔邦象群。

叭赫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手，坚毅沉着，虽然脖颈上

已受了致命伤，仍不甘心束手待毙。它顽强地站立着，突

然大吼一声，身体猛地往前挺进；本来只有半截独牙刺进

它颈窝，这一挺进，整支象牙全捅入它的体腔；这是一种同

归于尽的招数；在让对方的独牙整个儿捅进自己体腔的同

时，它的两支锋利的象牙深深扎进影叠的胸肋。

我死，也绝不让你活。

两头大公象眼瞪着眼，鼻扭着鼻，脸碰着脸，僵持着，

谁也不愿意先倒下，先倒下就意味着耻辱与失败。谁也没

有力量将对方推倒，力气都已耗尽，血也都快流干。

太阳一点一点往山峰背后滑。

暮色苍茫，远处传来黑老鸹呱呱的叫声

宽阔的纳壶河谷一片死寂，只听得到沉重的喘息声。

一条罂粟花带，把长方形的纳壶河谷隔成两半。戛尔

邦象群二十多头母象和小象，战战兢兢地缩在罂粟花带西

侧一片野芭蕉林里；戛尔芒象群二十来头母象和小象忐忑

不安地聚在罂粟花带东侧一片金竹林里。

两个象群的母象和小象都被这场惊心动魄的杀戮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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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了。

终于，戛尔芒老公象叭赫支持不住，哀嚎一声，喷出一

大口鲜血，咕咚栽倒在地。

影叠欣喜若狂，在这场酷烈的领土争夺战中，戛尔邦

象到底获胜了。它翘起鼻子，欲仰天高吼，以表达胜利者

的情愫。但它没叫出声来，它胸肋的两个窟窿血流如注，

灵魂逸出躯壳，四肢一软，也倒了下来。

两个象群所有的成年公象都死绝了。

两个象群的母象和小象们这才如梦初醒，奔到自己的

公象旁，呦呦呜呜嚎啕悲泣。在自然界里，除人类外，只有

海豚和象会真正流泪。

泪流成河，死去的也不会复活了。

母象嫫婉带着一头一岁龄的乳象札雅，站在影叠身

旁。影叠心脏已停止跳动，眼睛还瞪得溜圆，兴许，它还在

为最后击败叭赫而兴奋吧。嫫婉用鼻端那块指状息肉轻

轻将影叠的眼皮阖拢。

嫫婉是戛尔邦象群象王影叠生前最宠爱的母象，地位

类似皇后。它长得极富态，四肢如柱，臀部如盘，体形浑

圆，脖颈皱襞垂荡，长鼻柔韧而有弹性。小象札雅是它和

影叠爱情的结晶。

嫫婉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。它丝毫也体会不到胜利

的甜蜜。胜利伴随着死亡，对它来说，胜利就失去了任何

意义。当然，作为象王 ，它为影叠那种锐不可影叠的遗孀

挡的勇猛和誓死如归的顽强感到自豪，可是，在自豪的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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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它心里又油然产生一种空虚和无聊，一种刻骨铭心的

惋惜。为了一点领土，大动干戈，血流成河，这值得吗？扔

下妻儿，抛却生命，究竟为了什么呀？

戛尔邦象群和戛尔芒象群是毗邻的两个象群，都生活

在戛尔山麓，同饮纳壶河。整体上说，戛尔邦象群与戛尔

芒象群同属印度象种，拥有共同的祖先。当然，作为两个

不同的群落，差异还是有的。戛尔邦的象体色稍浅些，灰

白灰白，像盖了一层薄霜的瓦片；戛尔芒的象体色稍深些，

灰紫灰紫，像雷雨前的乌云。戛尔邦象群生活在戛尔山西

麓，戛尔芒象群生活在戛尔山的南麓，双方隔着这块纳壶

河谷。准确地说，是隔着纳壶河谷中央那条带状的罂粟花

丛。也不知是老天爷的恶作剧，还是大自然的神工造化，

这块宽阔的纳壶河谷其他地方都长着竹林、灌木林和野芭

蕉林，惟独在中央地带，十分显眼地盛开着一条罂粟花带，

绵延数里，洁白粉红嫩黄的花朵迎风摇曳，馨香扑鼻。

这是老天爷构画的一条彩线。

这成了戛尔邦和戛尔芒象群的领土边界。边界上冷

战热战，磨擦不断，两个象群之间的所有争端都起源于这

条边界线。

纳壶河谷是片丰腴的土地，临近水源，遍地都是象特

别爱吃的竹叶竹笋和青翠欲滴的野芭蕉，毫不夸张地说，

这里是象的最佳生态环境，是象的风水宝地。有时，戛尔

邦的象从西侧越过罂粟花带，跨入戛尔芒象群的领地掠夺

食物；有时，戛尔芒的象从东侧越过罂粟花带，进到戛尔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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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群的领土来窃取美味佳肴。于是，就有咆哮与驱逐，就

有被入侵者抗击入侵者的纷争。

眼前这场血战的起因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今天清晨，戛

尔芒象群一头名叫萨拉的年轻公象悄悄溜进戛尔邦领地，

卷食一只硕大的芭蕉花。戛尔邦哨象发现后，吼叫报警，

数头戛尔邦大公象在象王影叠的率领下，气势汹汹奔赴边

界兴师问罪。萨拉不知是特别贪吃悬吊在芭蕉叶中间那

只牛心状紫红颜色的芭蕉花，还是自恃年轻力壮不把戛尔

邦大公象们放在眼里，不仅没及时撤回罂粟花带东侧自己

的领土，反而挑伤了戛尔邦那头哨象。戛尔邦大公象们被

深深激怒了，义愤填膺地扑过去。萨拉抵挡不住，哀嚎着

仓皇逃回戛尔芒地界。戛尔邦公象们不肯罢休，越过界线

追撵，把萨拉捅死在一棵菩提树下。小小的边界磨擦升级

了，变成了毁灭性的大灾祸。

也不知是谁起的头，戛尔芒的母象撇下自己的小象，

黑鸦鸦一片，向罂粟花带慢慢压过来。戛尔邦的母象们也

扔下自己的小象，排成一字队形，迎了上去。

罂粟花带两侧，又风起云涌，剑拔弩张。

按亚洲象传统角色分配，一个象群里，保卫领土冲锋

陷阵，都是公象的事。母象没有锋利的长牙，身体比起公

象来也娇弱得多，责任主要是繁衍后代。

然而，特殊情况特殊处理。

现在，公象们都战死了。疯狂的杀戮，巨大的悲痛，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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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的忧愤，使母象们丧失了理智。没了公象，战斗的重任

就自然而然落到母象身上。虽然没有象牙去戳、挑、捅、

槊，但有结实的四蹄可以践踏踩踢，有长鼻可以抽劈抡甩，

有重量级的躯体可以碰撞挤轧。

既然公象都死绝了，要死，索性都死在一起。

前仆后继，方显示出生命的魅力。

未成年的小象们蜷缩在罂粟花带两侧的竹林和芭蕉

林里，呜咽悲泣，凄凄惨惨。对小象们来说，命运已把它们

推到绝境。一旦母象们战死，它们失去庇护，是无法在险

恶的丛林里生存的，不是死于疾病，就是被食肉猛兽吞

噬掉。

嫫婉忧心如焚。它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，它知道这场

杀戮再延续下去，必然是灭种灭族。可它无力阻止母象们

野性的冲动，无法熄灭母象们心底燃烧的复仇的毒焰。它

甚至不敢洁身自好，从这场疯狂中抽身出来。公象们的血

流成了河，已汇成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。一切理智的思考

都是多余枉然。你洁身自好，你就是胆怯懦弱，你抽身而

去，你就是叛逆异己。谁也无法逃遁潮流，只能身不由己

地被潮流裹胁着往前走。

疯了，都疯了。

戛尔邦和戛尔芒的母象们隔着罂粟花带默默对峙着，

个个都举着长鼻，用眼光向对方抛掷着憎恶与仇恨。这是

雷雨前的沉闷，这是爆发前的沉寂。

形势一触即发，杀戮迫在眉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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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然，传来小象惊慌失措的尖叫声。

呦⋯⋯ ⋯⋯呦 ⋯小象的叫声尖厉骇人，声

调颤栗，透着生命正遭到威胁的巨大恐惧。

小象的尖叫声来自戛尔芒一侧的金竹林。有经验的

母象一听就明白，这头小象正处在食肉猛兽的尖爪利

齿下。

两边的母象群都一阵骚动。尤其是戛尔芒母象，都纷

纷扭头张望。

嫫婉也翘首望去，透过暮霭，昏暗的竹林里，隐隐绰绰

有不少土红色的细长的身影在窜跳跃动。嫫婉心头一阵

悸动，它熟悉这刺眼的红和罪恶的身影，是豺！豺是一种

异常狡黠残忍的食肉兽，纠集成群，凭借着群体的力量，在

森林横行无忌，连虎豹这样的大型猛兽见了都要避让三

分。豺的形体与狗差不多，只是尾巴比狗蓬松些，嘴比狗

更尖些，因其体格瘦小，平时轻易不敢袭击象这样的庞然

大物，尤其在身强力壮长着一对锋利象牙的公象面前不敢

轻举妄动。但此刻，豺群却明目张胆地围攻小象。这些狡

猾的豺一定看到遍地都是公象的尸体，又看到两个群落的

母象正在对峙顶牛，觉得有机可乘，便借着暮色的掩护前

来袭击。

小象绝不是豺群的对手。豺会呼啸着一拥而上，跳到

那头倒霉的小象的背上，将利爪捅进小象的肛门，活活将

肠子扯拉出来。

豺群就是红色狂飚，红色恐怖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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戛尔芒母象群里一头右耳廓残缺掉半块的中年母象

大吼一声，转身飞快朝金竹林奔去。

毫无疑问，这头豁耳母象是正遭到豺群威胁的那头小

象的母亲。

一头母象孤零零冲进豺群去救援，无疑是杯水车薪，

不仅难以救出被围困的小象，弄不好连自己的性命也会白

白搭进去。

是的，成年母象能一脚踩扁豺的脊梁，能一鼻子将豺

卷住抛上天空，但是，象体格庞大，不如豺那般轻巧灵活，

很难捕捉到能用蹄子踩豺或用鼻子卷豺这样的机会。豺

会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，派出几匹经验丰富的老豺与豁耳

母象周旋，其他豺则会加快攻击毫无防卫能力的小象。

按目前的局势，对付豺群的惟一办法，就是众多的成

年母象围成一个圆圈，头朝外，尾朝内，将小象拱卫在圈

内；母象庞大壮实的身体组合成铜墙铁壁，一根根漫舞的

长鼻就是锐不可挡的武器，方能翦灭豺的嚣张气焰。

可是，戛尔芒其他母象都没有动。

嫫婉晓得，戛尔芒母象们之所以没有跟着豁耳母象回

身救援，是怕一旦转身，阵脚大乱，戛尔邦母象趁机冲杀过

来，腹背受敌，溃不成阵。

金竹林里传来豁耳母象愤懑的吼叫。传来豺肆无忌

惮的尖啸。

两个象群的小象都被豺啸声吓得四散奔逃。

对峙的母象们都焦躁不安地回首张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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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心大乱。

嫫婉晓得，此时此刻两个象群的母象们都已心无斗

志了。

嫫婉突然奔出群体，斜刺着蹿出去，越过罂粟花带，直

奔戛尔芒领地那片金竹林。

两个群落的母象都惊讶地望着它。

它不能眼睁睁看着豺将小象撕成碎片。虽然正在遭

殃的那头小象不是它的儿女，也不是戛尔邦象群的子弟，

但总归是象，是同类。它也是母亲，不乏母性的同情与怜

悯，它做不到在无辜的小象遭戗害时自己无动于衷。

与其在同类相残的火拼中丧命，还不如与万恶不赦的

豺决一雌雄呢。

它去得很及时，豁耳母象势单力薄，根本不是贪婪饥

馑的豺群的对手，只有招架之力，将那头已被豺爪撕扯得

皮开肉绽的小象罩护在自己的颈颏下。顾得了前，顾不得

后，一匹白眉老豺冷不防跃上豁耳母象的背，趴在象鼻够

象的后胯上，眼瞅着就要用不着的死角 利爪去捅肛

门，嫫婉正巧赶到，呼地抡出长鼻，卷住豺腰，像拔钉子似

的把白眉老豺从象背上拔下来，狠狠摔在地上。白眉老豺

断了脊梁，瘫在地上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哀啸，嫫婉一个箭

步跨上去，四只结实的象蹄在豺身上狂踩乱踏，把白眉老

豺踩成了肉泥。

豺群并没因为一个同伴惨死而被吓退，反而变本加厉

地凶残猖狂，旋风般向小象扑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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嫫婉与豁耳母象东挡西阻，不让豺接近小象。到底只

是两头没有象牙的母象，面对几十匹穷凶极恶的豺，寡不

敌众，免不了会有疏漏，就在嫫婉用长鼻遏止了东面豺的

攻击，豁耳母象用四只粗壮的象蹄打退了西面豺的扑咬，

一匹黑鼻梁公豺闷声不响从南面的草案蹿出来，张开利

爪，朝小象的脸扑去。狠毒的黑鼻梁公豺是要抠瞎小象的

双眼，以后宰割起来就方便得多了。幸亏嫫婉眼疾鼻快，

卷起一块石头掷过去，正砸在公豺的黑鼻梁上，使公豺扑

击的力度和那股横蛮劲儿顿时受挫，好险哪，小象的鼻子

被抓破了皮。

很明显，假如没有援助，再这样纠缠下去，很难保证小

象能幸免于难。

嫫婉朝罂粟花带方向悲愤地长吼一声。

假如换了你们的孩子被豺围困，你们也会沉溺于同类

间的血斗而不来救援吗？

豁耳母象也向自己的群体发出撕心裂肺的呜咽声。

救救我的孩子！救救我的孩子！

在罂粟花带两侧僵持对垒的母象们的良心终于被唤

醒了，潮水般地朝金竹林涌来。

对母象们来说，种群间的仇恨到底是次要的，儿女的

性命更重要得多。

两个象群的小象被集中到一起，两个象群的母象围成

一个大圆圈，用血肉之躯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。

豺群看看无计可施，一匹颈毛飘逸的大公豺跳上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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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坝长啸一声，转眼间豺群钻进树林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危险解除了，长鼻阵自动解散。

两个群体的母象们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彼此心里都

有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公象们尸骨未寒，这血海深仇还没清

算呢。也不知谁起的头，戛尔邦母象往西，戛尔芒母象往

东，小象们也各自归群，又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。

又以那条罂粟花带为界线，又沉浸在复仇的狂热中。

黑魆魆的森林里，传来虎虓豹吼狼嚎豺啸；遍地都是

公象的尸体，血腥味太浓了，招引来喋血成性的猛兽。

嫫婉心里一阵悲苦。食肉猛兽都张着血盆大口呢，强

敌在后，还要自相残杀吗？即使戛尔邦和戛尔芒的母象们

彼此停止争斗，不再减员，要将二十来头小象平平安安抚

养长大，也是十分不容易的。

在亚洲象群里，长象牙的公象占统治地位，成年公象

强壮的躯体锋利的象牙象征着力量与威严，令食肉兽畏惧

胆寒，也是母象和小象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。假如一个象

群没了成年大公象，就没了凝聚力，就变成一盘散沙，母象

领着自己的小象各奔前程，有的投奔其他象群，沦为奴仆，

更多的是孤独地流浪天涯，被饥肠辘辘的老虎豹子伺机吞

吃掉。

悲惨的命运正等着所有的母象呢。

假如再互相火拼，戛尔邦和戛尔芒两个象群的母象们

再无谓地死掉一些，小象们的生存希望就更渺茫了。

你有权糟蹋自己的生命，可你总该珍惜自己亲骨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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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！

也说不清嫫婉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，突然伸出长鼻，

鼻尖卷住一丛罂粟花，连根拔起，抛到远远的山旮旯。拔

掉一丛，又拔掉一丛。罂粟花虽然色彩缤纷，娇艳无比，却

是有毒的。都是让这条罂粟花带害的。假如没这条边界

线，也不会有磨擦和争斗，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孤儿寡母。

两边的母象都傻了眼。曾几何时，这条罂粟花带神圣

不可侵犯，枝条上挂着公象的体毛，泥土里渗透公象的尿

味；要是公象们还活着，决不会轻饶了这种破坏边界的叛

逆行为。

嫫婉不管不顾，把罂粟花一丛一丛拔掉。再也不要该

诅咒的边界，再也不要残酷的战争！

戛尔芒豁耳母象凝眸注视了一会，也跨出队列，学嫫

婉的样，将一丛丛罂粟花连根拔起。

豁耳母象名叫阿丽丝，在戛尔芒母象群中也是个有头

有脸的人物，是老公象叭赫的爱妻，长得膘肥体壮，毛色乌

黑发亮，鼻筒像条蟒蛇，鼻尖垂地，极富魅力，在戛尔芒母

象中享有很高威望，具有一定的感召力。

嫫婉和阿丽丝肩并肩地拔着罂粟花，这是在向母象们

发出无声的呐喊：

为了可爱的小象，请捐弃前嫌吧！

一会儿，母象们一头接一头走进花带，参加拔罂粟花

的行动。

对它们来说，这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每头母象心里都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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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，假如再继续互相厮杀，等于在把自己的宝贝推向

火坑。

保护幼崽的强烈的母性促使它们去拔掉象征着杀戮

与流血的那条罂粟花带。

不一会，罂粟花带便被拔干净了，有形的界线被清除

掉了。

两个象群的母象和小象之间的界线也被打乱了，挤在

一起。许多母象用迷惘困惑的眼光互相打量着，不知下一

步该怎么办才好。

传来一声气吞山河般的虎虓，月光下，婆娑树影间，一

匹斑斓猛虎正向象群逼近。虎的来意十分明显，觊觎小象

身上肥嫩的肉，滚烫的血。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突然，阿丽丝慢慢走到嫫婉面前，扬起长鼻，声调悠扬

地叫了一声，鼻管一扭，鼻尖像把梳子一样梳理着嫫婉背

脊上的毛。

这是象特有的礼仪，表示恭顺听命。它给它梳理，它

为它服务。这是一种对尊者的敬重。通常情况下，这种礼

仪是用在新象王登基上的，以示臣服。

在强大的外患压力下，同类之间的争斗应搁置。明摆

着的，无论戛尔邦还是戛尔芒，都只剩下一些孤儿寡母，要

想平安地活下去，最明智的做法，就是两个残余群体合并

为一，就像刚才对付肮脏的豺群那样，团结一致，长鼻对

外，才能有效地增大小象们的生存概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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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群体，必须有主宰，有灵魂，有精神支柱，有让大

家一致推崇并心悦诚服的首领！

此时此刻，无论是戛尔邦还是戛尔芒，都没有长象牙

的成年公象，只好打破常规，挑选一头母象来统领新象群。

嫫婉在一片熊熊燃烧的复仇的毒焰中保持了冷静；嫫

婉大义凛然冲向肆虐的豺群；嫫婉率先拔掉有毒的罂粟花

带。非常时期，要挑选首领，非嫫婉莫属。

假如没有嫫婉，无论戛尔邦或戛尔芒的母象，恐怕都

已在疯狂的互相杀戮中丧生，而小象们也难逃劫难，会惨

遭虎豹豺狼的屠宰。

阿丽丝虔诚地用鼻尖梳理着嫫婉的背毛，刷刷刷，节

奏分明，动作紧凑，毫不掩饰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意愿。

戛尔邦的母象和小象很爽快地跟着阿丽丝进行了臣

服礼仪。

戛尔芒的母象们迟疑不决地望望有老虎出没的神秘

而恐怖的森林，又望望一个劲为嫫婉梳理背毛的阿丽丝，

终于依次走上前来，用鼻顶在嫫婉身上摩挲一下，以示顶

礼膜拜。

两个不共戴天的象群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合二

为一组合成新象群，嫫婉成了新象群的首领。按传统的称

谓，叫象王。然而，象王通常由雄性担任，或许，该寻找一

个新的尊称，那就叫象母吧。

象母，好温馨的名字，道德与权威的成功嫁接。

嫫婉举起长鼻，与阿丽丝的长鼻紧紧缠绕在一起，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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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天空。它向全体母象和小象表示，阿丽丝是它最好的助

手，最称心的伙伴。

然后，嫫婉长吼一声，率先朝大黑山走去。新象群跟

着嫫婉，在黑夜中艰难跋涉。它当上象母后，要做的第一

件事情，就是要把象群带离纳壶河谷。这里躺着公象们的

尸体，有浓烈的血腥味，有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有不能回味的

恶梦，有太多太多的悲惨记忆，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。

起码，要离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

嫫婉领着新象群在幽深的林间小道上穿行，它觉得自

己的背上沉甸甸的，像驮着一座山。

有芭蕉林有竹林有草有水的好地方早就有主了，都有

其他象群生活着。戛尔邦和戛尔芒合并成的新象群虽然

丁口不少，但都是不长象牙的母象和未成年的小象，不可

能将其他象群撵走。世界虽然看起来很大，但真要重新找

一块适合自己生活的土地却很难。

嫫婉只好将新象群领到大黑山的古河道，开拓自己的

新领地。这里没有其他象群的踪迹。

戛尔邦和戛尔芒两个象群的残余合并成一个新集体

后，象多势众，安全系数大大增加。母象们很快将防御战

术演练得十分熟稔，只要一有异常动静，便自动围成圆圈，

把小象护卫在中央。这一招十分灵验，屡试不爽，这一方

山地本是云豹的老窝，常有饥饿的豹子在象群四周转悠，

居心叵测，不怀好意，但由于母象们日夜轮流监视，勤于防

范，始终没让云豹占到什么便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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嫫婉的统治术与雄性象王大相径庭，雄性象王是靠力

量去征服去威慑，而嫫婉是靠一颗爱心争取众象的拥护和

爱戴。在险象环生的林间小道行走，它总是走在最前头，

为象队开道。睡觉时，它总是站在圈外最易遭冷风吹袭的

位置。它知道，自己率领的是一个在生存压力下勉强凑合

成的群体，对种群问题十分敏感，甚至到了神经过敏的地

步。在这个问题上稍有差池，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联合体立

刻就会分崩离析，重新变成势不两立的两大群落。它尽量

做到处事公道，一碗水端平。一次，戛尔邦一头名叫苏珊

的老母象不知是老眼昏花，还是漫不经心，在小溪边喝水

时踩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圆石上，滑溜了一跤，恰巧压在戛

尔芒一头名叫唱唱的小象身上，把唱唱一条腿压伤了。按

象群的传统习惯，对这类过失是要给予一定处罚的。嫫婉

毫不犹豫地当众给了老母象苏珊一顿鼻子；象鼻是世界上

最厉害的鞭子了，抽得苏珊像陀螺似的旋转。无论是戛尔

邦还是戛尔芒的小象，它都悉心照料，不分亲疏。有一次，

戛尔芒一头名叫莺莺的母象分娩，它寸步不离地守候在莺

莺身边两天两夜，最后用长鼻钩住乳象的脖子，把小家伙

从母亲的肚子里平安地拉到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来。

也许是因为目睹公象们空前酷烈的血战受了强烈的

刺激，也许是因为被豺咬伤影响了内分泌的正常功能，戛

尔芒那头耳廓缺掉一块名叫阿丽丝的母象还不到断奶期

就突然回奶了。四只本来滚圆硕壮的乳房一天天萎瘪，像

晒瘪的野葫芦。阿丽丝的象儿，也就是豺口余生的小象马



第 17 页

哈，还不满一岁；象是最大的陆上哺乳动物，也是哺乳期最

长的动物，和生活在大海里的蓝鲸差不多，小家伙吃奶要

吃到一岁半至两岁。过早断奶，势必影响小家伙的身心发

育。母象的乳房是小象生命的泉。现在，生命之泉干涸

了。马哈饿得呜噜呜噜叫，一个劲往阿丽丝怀里拱。阿丽

丝卧在被太阳晒热的石头上，不停地磨擦乳房，希冀用按

摩的方法促使乳汁分泌，遗憾的是，一切努力均属徒劳，还

是没有奶。

仅仅两天时间，小象马哈就萎蔫得像大旱天里的

禾苗。

那天清晨，马哈又强行钻进阿丽丝的怀里，吮吸不到

乳汁，嗷嗷直叫，又啃又咬。阿丽丝剥了一根嫩生生的芭

蕉芯喂马哈，马哈勉强吞嚼了半根，甩甩脑袋，又大叫大嚷

起来。

毕竟，乳汁比芭蕉芯要美味可口得多，营养也丰富

得多。

阿丽丝满面愧疚沮丧，万般无奈。

嫫婉走了过去，用长鼻将马哈轻轻钩进自己的怀里，

摇了摇乳房，来吧，孩子，吃一口我的奶，但愿你越长越

健壮。

嫫婉甘当马哈的奶娘，这行为的意义对象来说非同寻

常。象可以说是生育力最低的一种动物，鱼可以一次产成

千上万只卵，猪羊鹿狗兔一胎也起码下三五只崽，人也有

双胞胎甚至四胞胎的，但象却永远一胎只生一头小象。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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